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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验中的知性言说 

———吴投文诗歌创作略论

刘　波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　要］作为一位经历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诗歌辉煌时期的诗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对应了其人生转型的几个重要阶
段：从狂热，到沉寂，再到回归，终至成熟。他的诗歌既无学院知识分子的玄秘，也没有一些民间诗人的随意，而是在孤独言

说中剖析自我，寻找创新的可能，在生命体验中保持人文关怀，以求美感的再现。他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越发显得成

熟、大气，与其诗歌批评和文学研究形成互动，并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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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
说，诗歌就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都曾主动或被动

地接受过。在８０年代那个诗意的中国，分行文字
和西方哲学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人生寄托、信

仰宗教，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宿命。关于诗歌，现在

很多人已逐渐淡忘，坚守者中，要么是坚定的缪斯

守护者，要么就是以研究诗歌为业的学者，当下整

体的诗歌氛围，也是由这样一些人以及为数不多的

后来者营造和延续的。

学者型诗人吴投文就是这坚守者中的一份子，

他读诗，写诗，爱诗，皆缘于８０年代的那场诗歌狂
欢，这份热度在他身上至今未熄，且化作了一种日

常状态。虽然这２０多年里，诗歌已从主流走向了
边缘，沦落为“无用”之物，但边缘的诗歌并未将吴

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２８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新世纪中国先锋诗歌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Ｑ０２６）
作者简介：刘　波（１９７８－），男，湖北荆门人，三峡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总第８９期）

投文带向边缘的生存之境，而是让他的思考与写作

变得宁静、淡然，更富深度和广度；同时，也让他在

学术和诗歌之间的通道里走得更显生动和精彩。

　　一　“生命与诗的相遇”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吴投文就开始了自己的
诗歌写作之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爱上诗歌的，是

自己有着抒情的天赋，还是受当时诗歌狂潮的影

响，还是二者兼有，这些都不再重要。总之，他与诗

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吴投文的早期诗作中，我们能看到诗人青春

期的影子，那种淡淡的抒情、忧伤的格调，无不在字

里行间透出一种清涩与灿烂的表情，这样的创作经

历对于诗人来说，的确不失为一笔真正的精神财

富。它让诗人顺着这条文学之路走下去，去领受爱

的恩赐，去感念生活的馈赠。他书写《红枫叶》，回

忆《中学时代》，抒发《荷塘月下》的审美感悟，还不

时地沉于迷思；他大胆地在现实与历史中寻求人生

的对话，所以才有《大佛》和《石像》里沉思千年的

回声。

当然，除了短暂地沉于玄思之外，诗人更多的

时候是回到现实想像里，面对那些玄虚，诗人直接

抒写生活本身：“时间搬不动／你心上的忧伤／岁月
堆积／压弯你额上的皱纹／／你从不叹息一声／只是
睁着双眼／小心地打量着世界／然后穿越一扇扇打
开或关闭的门”（《生活》）。笔端虽然带着浓烈的

抒情色彩，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诗人的困惑、不

解与无奈：初入世道，不敢太过放肆，只能小心行

事，一种谨慎的心态跃然纸上。生活就是这样，你

无可逃避，但又该怎样去勇敢面对呢？事隔一年之

后，诗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追问人生，反思自

我，以求得短暂的解决之道：“无事可做就面对墙

壁／做一千种幻想／每个幻想都白发苍苍／这时不能
无酒／日子在酒杯里摇摇晃晃／自己找不到自己”
（《日子》）。这就是诗人在８０年代的尾声对现实
的心理记录，从中我们可看出那个时代年轻人典型

的生活风格，迷惘但并不功利，至少还有幻想，只是

一时找不到方向。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知识的

储备已无法满足精神的需要，况且，即将到来的残

酷现实，对于诗意的人生又是一次打击。

整个９０年代，吴投文的诗歌写作延续了８０年
代的风格，在抒情中缓缓前行，或感时伤世，或试图

在文字中找到生活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以充实自己

的人生。在这期间，诗人也像绝大多数同龄诗人一

样，在日常生活中撷取诗歌素材，加工，锤炼，以期

成为市场时代的歌者。有一点与很多诗人不同的

是，吴投文并没有参与到当时的叙事实验中去，而

是保持了自己作为抒情诗人的本色，或在历史中感

喟命运，或在现实中打量人生。当一代人的理想在

８０年代破灭之后，９０年代的热潮已不再是诗歌和
哲学，留守于此的意义何在？诗人时有困惑，也常

作追问，但很快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释然。在

他看来，生活在不时地焕发出光彩，迎候着每一个

诗人去抚慰它，记录它和见证它。

作为跨世纪的诗人，吴投文知道自己的人生已

与诗歌相联，那种缘分无法割舍，即便他后来从一

个中学教师的岗位上离开，重新回到校园里接受更

高层次的文学教育，终至成为一个专业的文学研究

者，一个大学讲坛上的教授，但诗歌并未离他远去，

而是成为了他内心生活的一个抚慰与依托，精神高

地的一根标杆和参照。

在吴投文９０年代的诗作中，抒情因子的介入
会在语言中荡起微波和涟漪，诗人有着那个时代的

年轻人纯真的情感：要在诗歌里获得生命价值的张

扬，这是怀抱梦想者所特有的气质。像《似水流年》

《摘星星的小女孩》《黄河号声》《海的回忆》《收获

季节》等诗作，都带有淡淡的乌托邦色彩；而如《家

园》《田园》《故园》等，又不乏清新的乡愁意识，那

是作为农家子弟的诗人所怀念的生活：诗意地安

居，宁静地劳作。诗人这方面的诗歌没有９０年代
惯常的先锋精神，既不是实验性的叙事，也无多少

反叛意味的颠覆，它只是诗人在世纪末找到的一种

守护自己灵魂家园的方式，或者说一个联结爱与美

的秘密通道。

就像诗人在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土地的家谱》

的“跋”中所透露的，他与诗歌结缘，其实就是“生

命与诗的相遇”，这是偶然到必然的过程，一切随

缘。“长久以来，我对诗歌怀有一种执著的热爱。

这种热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偏执，后来我走上文学

研究的道路，固然出于改变生活环境的需要，但就

内在的动力而言，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对文学，

尤其是对诗歌的热爱。”［１］１１３我相信，这对出生于６０
年代的吴投文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它们源于真

诚的内心倾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他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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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歌保持最无功利性的热爱。诗人也并非是想

通过诗歌来获得多么大的声誉，他就是将其当作精

神生活的一种寄托，一份慰藉，让人能在迷失自我

时重新找到回家的方向，能让一颗受伤的心在语言

之美的情感释放中获得抚慰和滋养。

在９０年代初的一次整体释放之后，吴投文似
乎停止了诗歌创作，这也是很多８０年代诗人在９０
年代的选择，时代因素也好，个人选择也罢，诗歌与

人的分离已是既定事实，何时再续前缘，也成了令

不少人困惑的事情。或许吴投文也有这样的痛苦，

但他却仍然表现得清醒。在９０年代，“尽管对诗歌
仍然念念不忘，但诗思常常处于枯竭的状态，开始

还偶有所作，后来渐近于无，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

来的落寞与孤寂。再后来，到异地去求学，由于学

业上的压力，也几乎无从写诗。”［１］１１５在这份个人精

神履历表中，吴投文虽然没有明确交待自己在 ９０
年代的人生历程，但是，其生存的压力和内心的犹

疑，我们可想而知。声言不放弃诗歌的人，在那个

特殊的时候也遭遇了难题，这不代表精神之旅的完

结，而恰如一段长途跋涉后的自我休整，诗人在调

整状态，准备继续上路。

　　二　新世纪初的传承和转型

从吴投文的诗歌创作历程来看，他的写作是分

阶段进行的，每一时段都会有一个集中爆发期。

１９８８至 １９８９年是诗人创作的第一阶段，１９９０至
１９９１年是第二阶段，而新世纪之初的２００３年，对于
吴投文来说又是丰收之年。这一年，他不仅完成了

博士阶段的学业，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收获颇丰，

这与他诗情涌动有关，也和他渴望完成内心的转换

相联：学术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技能，而诗歌

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语言经验，诗人需要这种不带

多少功利色彩的精神生活。

如果说吴投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有一个
写作高峰的话，那么，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他开始
进入到沉淀阶段，而在经过了世纪末的彷徨后，他

又像很多诗人一样选择了回归。重拾诗笔，对于一

个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非易事，那不

仅是笔触的调整，更要有心态的转换：他得承受在

诗歌写作中表达困惑和解析人生的纠结过程。这

个时候，他不仅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切入自

我内部，作心灵的拷问和反省：“多少个无眠的夜

晚／心总是跳动不安／宛如月光下的小径／有一条毒
蛇蜿蜒爬行／／夜色深掩的心事／无法用语言表达／
仿佛毒蛇喷吐的信子／和罪恶的欲望纠缠在一起／／
真想歇斯底里地喊叫一声／一生只喊叫这一声／就
像毒蛇一生只攻击一次／然后逃向最深的黑暗”
（《多少个无眠的夜晚》）。诗人心藏悲苦，无法诉

说，这已经影响到了他正常的睡眠。无眠之夜给诗

人带来的，就是咀嚼各种心事，有时代的公共病症，

也有个人的自我积弊，但一时都无法获得疗救，唯

有将这种压抑表现于文字中，似乎才可稍得缓解。

这种人生之累，常在转型期的诗人身上出现，吴投

文也不例外。诗人在写这样的作品时，内心或许有

一种面对现实的撕裂感。“诗培养了内心的敏感，

以致不再能够忍受粗暴的现实。”［２］当各种世俗欲

望纷至沓来，他将痛苦所带来的折磨和尴尬，化作

自我表达的动力，呈现给更多的人阅读、体味和感

悟：“生存的景象是多么严重／当你的心陷入挥之不
去的黑暗／你，还会再一次挺立起来吗？”（《无题
（一）》）这是一种自我追问，还是向他者发出的天

问？我们不得而知。但诗人将这一内心场景抛向

外界后，其所需要探寻的，还是那种迷乱和困惑带

来的创伤，只有诗人自己才明白他的追问是站在什

么立场上来审视这种困境的。

当诗人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他笔下

的格调定会显得灰暗、沉痛，进而呈现出悲剧的色

彩。此时，吴投文已有勇气去面对这些生活中的现

实难题和精神疑问，他逐渐从书写自我转向描摹他

者、时代和社会，让那些被遮蔽的人文情怀重新出

场。“也许诗歌的价值就在这里，使人通过对于向

美向善的体验，从而确证生命存在的意义。”［１］１１５

“在这个时代，死去的不仅仅是诗人／许多美好的事
物像诗歌一样被暴力粉碎／诗人的躯壳仍在行走，
他们红着眼睛／在人群中寻找一枚分币，或者更多
的分币／／诗人在哪里？佩剑的诗人在哪里？用灵
魂歌唱的诗人在哪里？……／／诗人在哪里？真正
的诗歌在哪里？／你告诉我：别谈这个愚蠢的话
题！”（《寻找诗人》）在这里，诗人逃离了我们的生

活现场，每个良知者都有责任去寻找他们。这个时

代，真正的诗人是稀有的，不是说你能够写出分行

文字，就配称作诗人。吴投文在这里所追问的，与

其说是对诗人的呐喊，不如说是对一种失落的人文

精神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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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文精神的召唤和拯救，在诗人笔下其实就

是对尊严的守护，这于诗人来说，既是一种激活语

言的责任伦理，也是一种挽回人格的重要方式。因

此，诗人一度对黑暗（《在黑暗中》）、边缘（《边

缘》）、梦（《打开一个盲目的梦》）情有独钟，这些意

象正是诗人理解世界的维度：打开内心的窗口后，

虽然话语显得低沉、隐忍，但那是一段真实的情感

流露。就如同他在《想起１９９０，祖母的秋天》《怀念
１９８０年的弟弟》和《１９６８年的事件》这三首书写某
个特殊时间节点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情绪、伤感、怀

旧，那是诗人由己及世的观察视角所带来的收获：

他为自己富于命运感的写作拓展了宽度，增加了厚

度，同时也找到了从个体入手对历史发言的深度。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他在承续８０年代抒情风格的
同时，也开始以口语化的方式去撷取鲜活的人生现

场，留下自己在某个不经意瞬间的思索、疑虑，以使

生命的底色更加明亮。一首《围城》，看似戏拟，其

实是一种无尽的反讽，带有自我调侃的成份，也给

人出其不意的美感：“我想砌一堵墙／一堵至少十米
高的墙／墙上围着电网／／我不在墙里做皇帝／我在
墙里种庄稼。”简洁的句子，口语的表达，貌似无诗

性，其实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在大时代与小自我、大潮流与小境界之间，当很多

人都选择轰轰烈烈时，诗人愿做一个宁静的农民。

大与小之间所呈现出的张力，正是这首不起眼的诗

歌所具有的意义：在浓郁的荒诞氛围中，却弥漫着

深深的悲剧色彩，这是诗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和实

现的价值。

除此之外，吴投文还作过叙事性的尝试，相对

于那些一本正经的写作，这种创新更显冲击力。

“你说：先生，你爱钱吗？／我说：不！／你说：那么，
先生，你爱女人吗？／我说：不！／你大笑起来：伪君
子！／／其实我真的需要钱和女人／但只要那么一点
点。”（《伪君子》）一问一答的场景式对话，寥寥数

语，即表现出人心之真伪。这是诗人所能把握的题

材，虽然没有宏大场面的展示，但人生的真相尽显

其中。当然，吴投文更多还是在关注深层次的现实

问题，他对打工女阿香表现出来的爱的同情与悲

悯，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痛感，即便他以平静的语调

写出，也掩饰不住内心那深入骨髓的隐痛。

　　三　“孤独者”的诗意言说

新世纪十年，对于吴投文来说，是一段学术上

的收获期，经过多年努力，他已成长为一名出色的

学者。另一方面，诗歌创作上的笔耕不辍，让他仍

旧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诗心。因此，吴投文在 ２００４
年后的诗歌写作中都体现出了一种日渐强大的精

神气场，在表达深度上更显瓷实，这与他的学识增

长有关，也和他愈发智性的创作态度相连。当各种

生活都走上了正轨，人生开始安定下来，这时是否

就可以养尊处优、安享生活了呢？对于很多富有担

当情怀的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心灵的变化，聚焦他

者的生活，把握时代的脉动，逐渐成为他们重要的

写作主题。吴投文在经历了新世纪初的实验之后，

他开始转向对精神的言说，更多时候他恪守诗歌有

感而发的本质，去贴着心写，靠着灵魂的边界出示

自己的同情心，提供自己的价值观。

有人说，孤独是诗人最重要的写作资源，没有

孤独的体验，一个人可能很难将诗真正写好，这话

虽然有些绝对，但不无道理。对于吴投文来说，新

世纪各种孤独情绪袭来时，他迎面而上，将其化作

了带着疼痛意味的诗行，那是他自我挑战的精神标

本，也是诗歌边缘化之后诗人境界随之变化的重要

体现。其实，早在诗人出版于２００３年的《土地的家
谱》中，就有一些作品写到了孤独。比如，“我突然

感到孤独／想加入它们之中／但我是一个人／无法脱
下自己的面具”（《我在路上碰见一只狗》）；比如，

“一个人是多么孤独，遇见另一个人／仅仅是两个
人，或者陷入更深的孤独”（《粉碎一滴水是多么困

难》）。这样一些意象，也是其诗歌中久久挥之不去

的伤怀情绪之表现，这样的情绪在后来是否得到了

一些缓解呢？没有！因为沉郁的情绪虽可暂时控

制，但那种人之存在的孤独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

我们。

２００４年之后，我们仍然能在吴投文的很多诗歌
中找到孤独的影子，那种孤独一度成为了他写作的

精神命脉，而且，这种孤独情结让他的写作越来越

趋近于一种理想主义：在文字中解析生命，在意象

里投射哲思。比如，“把一封很长的信写成孤独”

（《表达》）；比如，“一个晚上的孤独／据说值黄金三
万两”（《黄金三万两的孤独》）；比如，“我在你的梦

中埋伏得如此之久／为漫长的等待感到孤独”（《合
谋》）；比如，“我是一只孤独的酒杯／当你斟满我，
我很痛／当你把酒喝干，我很空虚”（《酒杯》）；比
如，“你和我都是孤独的个体／生前没有拥抱／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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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沉默”（《虚无》）。还有，“把多余的一切腾空／
只留下一份清醒的隐秘／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孤
独”（《把自己腾出来———给诗人邹联安》），而诗人

最近的一首诗作《自述》，也是有关孤独的言说：

“我被夜里的冰雹震醒／披衣起坐／在黑暗中亲近黑
暗／／阳台上的花草／拼命咬住雷电的尾巴／把身体
塞进饥饿／／实际上我没有倾诉／我只是爬出自己的
洞穴／把孤独重新找回”，这与诗人另一首《孤独
者》相应和，构成了他在写作中的“孤独”之风，这

种享受孤独的过程和立足于孤独的知性言说，恰恰

是他写作趋于成熟的开始。像《学会生活》里富有

戏剧性的表达，《不完整的世界》中对日常琐事的梳

理，《明天》里对远方和别处的想像，《上帝终于看

见了我》中对自我内心的检索，等等。在这些诗作

里，诗人将自己当作一个标本来透视和剖析，从而

留给我们更多的遐想与思考。

诗人艾略特说：“过多的学问会使诗人的敏感

性变得迟钝或受到歪曲。”［３］但他仍希望诗人能知

晓更多东西，这是一种理性的创作态度。如何让自

己有教养，让自己的写作不至于变成平庸的替代

品，阅读必不可少，但在实践中，又需克制学问对诗

歌创作的过度影响，此一说法用吴投文自己的观点

来印证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他在论及“诗人艺术原

创性的主体自觉”时，曾谈到了要写出自我的真实，

“立足于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以我手写我心的

真诚态度把诗人的主体独特性转化为一种值得信

赖的生命诗学。”［４］这一点正符合诗人进行诗歌实

践的原则，他用一种真诚的态度来构建自我的心性

之悟，用心感受生命，用魂理解人世，这是他的“生

命诗学”最重要的体现。作为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

的吴投文，他不仅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认识，而

且对整个诗坛现状也有过独到的评价，尤其是对当

下诗歌的病症作过深刻的反思：“诗歌已经被极端

私欲化，沦为诗人们表达纯粹个人欲望的工具，成

为和读者完全不相干的东西。”［５］对此，作为批评家

的吴投文也很警惕：诗歌不可沦为一种无逻辑、无

节制、无理性的呓语，它应该更多关联我们内心与

这个世界的对接之点，既不是傲慢的曲高和寡，也

不是卑微的奉承迎合，而需把握好中间那个度，让

书写富有力量，也让读者对其文字有着情感的信任

和美学的共鸣。真正的优秀之作，仍然值得我们去

追寻、感知、体验和回味，因为那字里行间可能有我

们错过的精神诉求。

吴投文在２００４年之后的诗歌，虽然数量少了，
但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精神世界，都变得更加成

熟了。他没有像那些奉行前卫的诗人一样，一味追

求先锋，强调技艺；他似乎早已越过了这个阶段，而

刻意追求生命的表达，这甚至给人一种向后退的保

守之感。他脚踏实地地顺着人生体验来写，而不是

轻浮地飘在上面作夸张的表演；他不追求数量的多

少，也不在意发声的大小，只是从本心出发来用力，

这样的退守，又何尝不是一种先锋呢？

在我看来，吴投文的这种退守，其实是一种真

正的突围：他在经受了新世纪十年的积累与沉淀

后，必将会进入一个收获期，或许下一个十年就会

成为他又一个新的精神发现的十年。吴投文这种

带着超越性的写作，更令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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